
人道主义是废除死刑的最终推动力

邓子滨

社铺報鮮研究所研究员

作为一次新的谋杀 ，
其 一

、 告
一段落的死刑存废之争

令人 作呕 的 程度 比犯罪有 死刑存废之争在 国 际上 已见高下 ， 超过 的国 家在法律

上或者在事实上废止 了死刑 。 其 中
，
欧盟成员 国是态度最坚决 、

行动最有 力的死刑终结者 。 而中 国 和美国则站在
一起

， 坚守着
而只是加重 了危害 。 因此

，
一

我赞同陈兴 良教授 的观点
保留死刑 的立场 ， 共 同应对欧盟不时的指指点点 。 死刑存废之

只有 主 义 ，
才 废 争

■在中 大陆也 告一段落 ，
争 仓 各方找到 了 可

“

以容头过：身 的

除 死刑 的底 气所在 ； 将 死 地方 。 官方继续秉持少杀 、 慎杀 的立场
；
公众在抽象意义上支

刑 导 向 穷途 末 路 的 ， 只 能 持少杀 ， 在具体个案 中 则杀声 四起 ；
法学者多数反对死刑 ，

但

是 国 的成熟和 人 类 尊严 也多半承认立即废除死刑 并不现实 。 由此形成了 公众 、 学者和
“

官方之间的两两交锋 。

反对死刑的学者认为 ， 挂有死刑 的刑法罪名 与司法实践适

用死刑仍然过多 ，
与文明大国的身份极不相称 。 公众则没有固

定立场 ， 时而强烈反感和厌恶
一

切废除死刑的 声音 ， 嘲笑和排

斥
一

切司法逻辑 ， 时而又同情运输毒 品 的农村妇 女 ； 而公众对

官方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贪腐案件上 ， 认为 杀得太少 ，
实属 官官

相护 。 针对主张废除死刑的学者 ， 某些公众的尖锐提 问近乎咒

骂 ：

“

如 果你的老婆被奸杀 ，
你还反对死刑吗 ？

”

就我所知 ，

除邱兴隆 、 贾宇
、
周 详等少数刑法学者直言回敬外 ， 其他学者

都不 愿反击这种下作 的攻讦 。 世纪 年代 ， 中 国 开始 了 死

刑存废之争 ， 各方的理 由迄今似已陈说殆尽。 基本的共识是 目

前不废除死刑 ， 但尽量减少死刑 。 可是 ， 只要将
“

少杀
”

理解

为
“

并非不杀
”

， 限制死刑 的理由 就随时可以转为支持死刑 的

根据 。 死刑存废之争因而总是回到原点 。

反对死刑者说 ： 死刑 与终 身监禁相 比 ， 并不具有更大的威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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慑力 ， 每有
一起谋杀案 ， 就说明死刑威慑失败 刑 的适用对 尚未婚育的死刑犯的 家庭而言 ，

意

一

次 。 既然死刑没有威慑力 ，
它就是多余 的 、 味着

一

支血脉的灭绝 ， 背离了 古人历来珍视的

可 以替代 的 。 保留死刑就是暗示社会公众人是
“

兴灭国 ， 继绝世
”

的 民族文化精神 。 但赞成

可杀的 ，
只要有充分的理 由 。 而哪个杀人者没 死刑者并不买账 ， 他们反驳说 ， 除非 囚犯有婚

有充分的理 由呢 ？ 死刑断绝了犯罪人悔过 自 新 育和性交的权利 并且得以落实 ， 否则被判长期

的道路
，
况且 ， 即使没有死刑 ， 许 多人也不可 徒刑者便无法传宗接代 。 杀害他人者有时就是

能再杀人 。 因此 ， 死刑不过是人类本性使然的 希望被杀者断子绝孙 ， 社会凭什么反而考虑杀

残酷报复 ，
也是人类剔除异 己 的手段遗留 。 现 人者传宗接代 ？ 看来 ， 所有赞成死刑者最终都

代社会 ，
不能依靠杀人来维护统治 。 再者 ， 死 要诉诸他们 内心 的对等报应观念 。 总之 ，

上述

刑错用后无可挽回 ，
并且主要适用 于穷人 。 近 交锋虽然进行多年 ， 但至今无有高下 ， 至少无

年来的 技术显示 ， 死刑的错用 比人们最 法说服对方 。 争论归争论 ， 死刑在 中 国大陆顽

坏的估计还要严重 。 在国际 司法合作上 ， 死刑 固地保留 下来 。 因此 ， 应当转换思路 ， 考察那

给引 渡带来困难 ， 并且在执行环节上涉及人权 些已经废除死刑 的国 家是如何做 到的 ， 公众又

问题 ， 容易授人以柄 。 为何能够接受 。

针对 以上反对死刑的理 由 ， 赞成死刑者逐
一

做了 回应 ：
说死刑与终身监禁没有差别 ， 显 二 、 文艺作品直 白有力地说服公众死刑是

然是不近情理的 。 人 皆乐生恶死 ，
如 果没有死 残忍的

刑 ， 谋杀会更多 。 至于死刑 的威慑 力 ，
人们 只 考诸并不久远 的死刑废除史 ，

一

个显见的

能列举其失败 ， 无法列举其成功 。 因此 ， 否 定 事实是 ， 死刑的反对者最终不是依仗学术争论 ，

死刑的威慑力不仅实证根据不足 ， 而且违背人 而是运用直 白 的广义文学 ， 包括 电影 、 电视 、

们的
一

般经验 。

“

保留 死刑就暗示人是可杀的
”

，

小说 、 故事 、 报道等 ， 在公众心 目 中完成 了对

这
一说法颠倒 了 因果 ， 是先有罪犯杀人 ， 后有 死刑 的负面评价 ， 伴 以政治家的果决 ， 终于创

死刑适用 ， 而不是相反 。 死刑可以从根本上防 造了 无需死刑的历史 。

止了再犯 ， 如果没有死刑 ， 就意味着再杀
一

个 伟大的乔 治 奥威尔不仅带给我们 《
一

九

狱警也没关系 。 死刑的正 当根据在于 ，
它至少 八四 》 和 《 动物庄园 》 ，

还在缅 甸为我们见证

是对残忍杀害他人者的报应 ，
不仅体现社会正 了

一

次绞刑 ： 犯人的双臂被捆缚 ，
在通往绞刑

义 ，
也给被害者及其家属 以公道 。 何止是网上 架 的路上 ， 尽管狱吏们紧紧抓着他 ， 有

一次
，

民意 ， 先哲康德不也直言
“

谋杀人者必须处死
” 他还是稍稍 向

一

旁挪 了
一

下 ， 为 的是避幵路上

吗 ？ 不独死刑 ， 任何刑 罚都有错用 的危险 ， 都
一

个小水坑 。 奥威尔说道 ：

“

直到此刻我才认

是无可挽回的 ， 因而任何反对死刑的理 由其实 识到 ， 在
一

个生命极为旺盛的时候将他扼杀 ，

都是反对
一

切刑罚 的理 由 。 难道我们应当废止 是无以 名状 的不义之举 。 这个人还没有死 ， 他

所有刑 罚 吗 ？ 至于死刑适用 的歧视性 ， 那是执 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是健全的 ，
却在死刑这庄严

法环节 出 了 问题 。 最后 ， 死刑是
一

国 司法主权 的蠢行 中 备受煎熬 。 当他站在绞刑架的活动踏

的表现 ， 不应拿来与他国 做交易 ， 而且死刑与 板上时 ， 当他在空中下坠 尚有刹那生命时 ， 他

人权并无直接关联 某些国 家总拿人权说事儿 ，
的指甲仍在生长 ， 他的眼睛看着高墙 ， 他 的大

纯属别有用心 。 脑还在回忆 、 展望
、
思考
——

甚至思考如何避

近年来 ， 针对特殊国 情 ，
反对死刑者补充 开水坑 。 他和我们是共 同走着的

一

群人 ， 看着 、

了
一

个理由 ： 独生子女政策 己经执行多年
，
死 听着 、 感觉着 、

理解着 同
一

个世界
； 然而不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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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分钟 ， 随着突兀的
一声脆响 ，

我们 中的
一个 中 国的

“

文艺作品
”

也不断跟上 。 在一次

就离去 了
——少 了

一

个心灵 ， 少 了
一个世界 。

”

讲座 中
， 曲新久教授也改走煽情路线 。 他提到 ：

人们总 是 声称死刑 是有震慑力 的 ， 果真 如果你去过
一次刑场

， 感觉会很不同 。 我曾经

如此 ， 为什么文明 国度即使有死刑也都不再流 去过一次
，
印象非常深刻 。 那个罪犯穿着懒汉

行公开处决 ， 而是越来越尽量避幵公众视线 ？ 鞋 ， 鞋掉了 ， 我的
一

个 同学就上去帮他把鞋提

为什么政治家们在公开场合都不得不宣称死刑 了起来 。 这时发生
一件事我终身难忘 ： 那个罪

要慎用 ， 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声称杀人越多越 犯挣脱着转过身来给他磕 了
一

个头 。 现场顿时

好 ， 甚至杀人的具体数字都成 了 国家绝密 ？ 艾 寂静
一

片 ， 没有
一

点响声 。 紧接着 ， 就听到押

伯特 加缪揭示 了那些
“

用铁幕将死刑遮蔽在 解人员说
“

快走快走
”
⋯ ⋯

镇压武库中的 国家
”

有多 么荒谬 ： 如果死刑真 《 南方周 末 》 年 月 日 的
一

篇报

的有威慑力 ，
干嘛要遮遮掩掩 ？ 应该大张旗鼓 导 ：

“

女囚 ， 临刑前的十小时纪录
”

， 是为四

恢复断头 台
，
展览那些头颅 ， 并且大量 出皈 目 个女性死囚吟唱 的挽歌 。 这首挽歌萦绕不去的

击死刑 回忆录和描述行刑的医学报告 ， 然后在 旋律是 ， 女 囚们在上路前
“

换好新衣服 ， 上下

中学 、 大学广泛传播 。 应 当直 白地说 ， 为 了 杀 打量是否合身
”

，

“

涂抹鲜红的 口红和指 甲油
”

。

鸡给猴看 ，

“

如果杀 了 人 ， 你会被投入监狱 ，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， 不再是罪大恶极的刑事罪

几个 月甚至几年挣扎于绝望与恐惧之间 。 直到 犯 ， 而是像我们
一

样 ， 对死亡充满恐惧 、
对生

某个早上 ， 我们溜进你的牢房 ， 事先脱 了鞋 ， 活充满留恋的普通人 。 她们都是穷苦人 ， 因为

免得把你从睡梦中惊醒 ， 因 为我们知道极度的 几千块钱而为 毒贩运输毒品 。 这篇报道引起的

焦虑使你好不容易才入睡 。我们会扑到你 身上 ，
反响是 ， 人们普遍承认 ， 不必处死她们 ， 只要

反绑你的双手 ， 剪掉你的衣领和头发 ， 以便铡 有足够的监禁 ， 她们就不可能再次贩毒 。 而处

刀 更容易接近你的脖子 。 然后左右各有
一

人夹 死她们 ， 也不可 能有效恫吓其他潜在的贩毒者 ，

着你 ， 任你的 双脚拖行 。 刽子手将你扔到断头 因为毒品犯罪并没有因死刑而削减 。 令人略感

台上 ， 刀片飞落下来
”

。 慰藉的是 ， 我们从
“

女警 目 送着警车 ， 眼圈红

苏珊 莎兰 登和西 恩 潘主演 的美 国 电 了
”

看到 了崇敬生命 、 厌恶死亡的人性 。

影 《死囚上路 》 很有名 ，
它描述了 死囚的最后 当今中 国 ， 如果不得不保留死刑 ， 就应当

小时 。 影片没有回避罪犯的残暴 ，
但当罪 增加死刑执行的透明度 ， 应当建立一种死刑见

犯被处死时 ， 观众们不仅没有觉得快意 ， 反而 证制度 ， 让更多的普通人有机会 目送死囚上路 。

感觉到死刑的冷酷丝毫不弱于它要对付的杀人 可 以从普通民众中随机选 出
一

些公民参与监督

罪行 。 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 《十诫 》 中 ， 死刑的执行 ， 这样做 ， 或许可以会使见证死刑

也有
一

部影片讲述了罪犯如何杀人 ， 又如何被 的人厌恶死刑 ， 进而反对死刑 ， 因为死刑的残

执行死刑 的过程和场面 ， 充分展示了 死刑的执 忍 、 可恶和反人道
， 都集中体现在

“

处决
”

这

行是最暴力 、 最恐怖 的 。 作为
一

次新的谋杀 ，

一

短暂而漫长的过程中 。 见证这
一

过程 ， 就有

其令人作呕的程度比犯罪有过之而无不及 。 它 机会拷 问 良知和德行 ： 面对同类之死 ，
是麻木

根本不能补偿犯罪对社会的危害 ， 而只是加重 的看客还是欢呼雀跃？ 可我对 自 己的这个想法

了危害 。 因此 ， 我赞同陈兴 良教授的观点 ：

“

只 并没有信心 ，
原因在于 ， 面对杀头的热闹场面 ，

有人道主义 ，
才是废除死刑的底气所在 ；

将死 麻木的看客和欢呼的人群都真实地存在过 。 民

刑导 向穷途末路的 ， 只能是国家的成熟和人类 众并不当然厌恶残酷 ， 在集体意识中可能还喜

尊严的提高 。

”

欢残酷 。 古代的行刑不只是杀人而已 ，
它要 以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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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 论

各种 穷极想象的残酷场面来恫吓 民众 ， 其结果 莫如 深 ， 以至于网上没有相关链接 ，
相关问 题

是人们逐渐习 惯 了恐怖 ， 从而迫使官方不断提 的探讨因而不可能畅所欲言 。 应当说 ， 让必须

升残酷等级 。 死的 人的器官拯救可 以 经器官移植而活命的

人 ， 或许符合某种功利原理 ， 我们也暂且避谈

三 、 死刑废除之前需要不断补强人道理由 其间 的伦理难题 。但有两个法律 问题必须面对 ：

人头落地瞬 间那抽搐 的躯体 ，

一

定非 常恐 一是如何确保死囚 的器官捐献是 自愿的 ？ 二是

怖 。 加缪 曾说 ：

“

如果沉默或者巧言只益于维 对器官质量的要求是否影 响死刑 的执行方式 ？

持必须改革的滥刑或者本可减轻的痛苦 ， 那么 ， 死刑犯无法处分 自 己的尸体 ，
这一点不言

除 了 大声疾呼直揭真相而外别无选择 。

” “

二 自 明 。 即使是死刑犯的家属 ，
也很难有效行使

战
”

期间 ，
当 波兰纳粹疯狂地公幵处决反抗者 对亲属尸体的处置权 。 处于死刑犯的地位

， 就

的时候 ，
为 了不让他们呼喊抵抗与 自 由 的 口 号 ， 算表示 自愿捐赠器官 ， 也不

一

定是真实的 ；
即

纳粹用生石灰堵住反抗者的嘴 。

“

文革
”

期间
， 使真心表示愿意有偿捐献 ， 家属也很难得到补

张志新 因 出 言为刘少奇辩护被捕入狱 ，
因 反对 偿 。 据统计 ， 目 前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约

江青 、
为 刘少奇翻案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。 临 有几十万人 其中只有不足万人能够做上手术 。

刑前 ，
为 了 不让她呼喊 口号

，
张 志新被几个大 巨大的缺 口形成 巨大的利益 ， 使器 官移植

“

市

汉按在地上 ， 割开喉管 ， 痛苦至极 ， 以致咬断 场
”

具有强大的吞蚀力 ， 可 以吞蚀
一切规则和

自 己 的舌头 。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 。 人伦底限 。 移植需要时间 ， 器官 的鲜活完好程

加缪为我们提供 了
一

份医学报告 ， 两位勇 度 因而非常重要 ，
这必然使某些死刑执行方式

敢的医师为 了 科学研究而受邀检查刚被斩 断的 受到青睐
，
另
一

些方式受到 限制 。 如何防止某

头和躯体 。 医师们总结 了那些可怕的观察 ：

“

这 些人为尽早移走器官而草菅人命 ，
过早甚至错

些场面是令人惊恐的 巨大痛苦 。 血从断开 的颈 误宣布人的死亡 ，
应 当成为

一

个可 以公幵讨论

动脉高速喷射 出来 ，
然后逐渐凝结

；
肌 肉先是 的重大课题 。

收缩 ，
随 后 ，

这种纤维性颤动便转为僵硬 ；
肠 本文无意探讨死刑与器官移植的关系 ， 只

部痉挛 ，
心脏不规则 、

不完全地跳动 ；
嘴部 因 在意制度的完善 ， 使死刑执行过程中尽量避免

痛楚而皱缩起来 。 在那颗被砍下的头上 ，
双眼 不人道的情形 ， 进而倡导尽快全面废除死刑 。

不动
，
瞳孔放大 ， 看不清任何东西 ；

对眼睛来 我同意有人对美 国死刑的批评 ，
说它是精心策

说
，
透明 属于生命 ，

凝固 属于死亡 。 所有这
一

划的对个人的杀戮 ， 从本质上说 ， 是对被执行

切都要持续几分钟 ，
对于健全的肌体来说甚至 死刑者人性的否定 。 当

一个人被处死的时候 ，

持续几小 时。 死亡不是 即刻来临的 ， 关键的器 就意味着与其关系 的终结 。 死刑 执行就 是在

官在砍头之后都还活着 。 医师们全程见证 了这 说
：
你不适合这个世界 ，

到另 一个世界去碰碰

个谋杀式的活体解剖 ，
直至那个过早来临 的埋 运气吧 。 我欣赏

一位美国 法官 世纪 年代

葬 。

”

的陈词 ：
在走出野蛮的漫漫长路上 ， 我们到达

根据这份报告 ，
人即使被砍 了头

，
他的器 了

一

块重要的里程碑 ，
通过避免死刑来赞美对

官仍然可以存活
一

段时间 。 而这些器官 ，
对于 文 明与人道的崇敬 。 可惜的是 ， 中美两个大国

那些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来说 ，

一定是珍贵 的 。 至今尚未废除死刑 。 ■

死 囚是不是器官移植的来源之
一

？ 这个 问题讳

总第 期
一

。


